
�键巴利语术语探讨
�陀的教导围绕着若干关键术语，而正如大多数无亲缘关系的语言一样，有些术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无法用单个英文词语涵盖某个巴利语术语的全部含义。

由于这些术语经常出现，而且常常没有上下文，要真正理解�陀的教导，重要的是对这些术语所指的内涵，以及任何译法的局限性，有一个更宽广的认识。

此外，所有这些译法都是我个人的，其中一些是创新的；理解我目前译法背后的原因，对于了解它们可能如何影响人们对�陀教导的理解，是很重要的。

很多时候，这些只是对现有译法的细微偏离，但偶尔它们会完全不同，因此了解我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或许会有帮助。阅读各种不同的译法常常富有启发性，但了解其背后的依据与结构也很有帮助，这可能有助于人们对关键术语形成更宽广的理解。

我在此仅收录那些情况：要么其含义范围无法妥善纳入单个英文词语，要么我引入了一种创新的译法，或两者兼具。

–

除了参考现有的文献与学术成果之外，我还通过三种途径得出这些译法。

第一是词源学的角度。我会考虑该词的词源，以及所有相关的词语。巴利语词汇建立在词根与前缀的结构之上。单个词根可以衍生出数十个词。因此，即便某个特定的词出现的次数很少，仍然可以将它与所有具有相同词根的其他词的含义相互对照。

然而，这些词根一般来自梵语——�陀时代的文学语言——因此在巴利语（�陀时代的口语）的演变过程中，往往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双层语言现象（diglossia）。所以在实践中，从词源学角度界定一个术语，需要大量的考察与推测。

第二是文献学的角度，即某个词在巴利语中的上下文与用法，以及它从梵语词根而来的含义演变。我专门使用巴利经藏中的文本来判断用法，因为在数百年后撰写的注释书中，用法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对于这一途径，我尝试一遍又一遍地阅读经藏中的诸经，以获得对术语与句法用法的内在感受。从根本上说，我尝试像孩童一样学习这门语言——一遍又一遍地

听它。虽然我以关于巴利语的现有知识作为起点，但我始终尝试以词语的上下文与用法为准，来判断词语的实际含义。

每当遇到一个似乎在句子中不合适的词，或一个似乎不像人会说的话那样自然的初步译法时，我便在心中将该术语标记为可能的误译。然后，要么通过积极考察，要么单纯地留意每次再度遇到该术语时，我会依据词源与上下文尝试各种可能的替代译法。

最后是诠释学的角度。�陀所说的并非只是寻常的生活。他所说的是一条引领人穿越情绪纠葛、走向彻底解开束缚与自由的灵性之道。在此过程中，他需要以譬喻的方式使用字面的词语，并阐明从世俗生活与看待事物的方式，进展到随着灵性能力发展而体验到的微细实相。

对于这一角度，我始终尝试在我自身灵性发展与禅修的脉络中运用巴利语及其可能的译法。许多经文的用意不仅在于传达义理上的含义，更在于引导人穿越种种意识状态，如实地觉知实相，并在最深的层面整合智慧。正因如此，我尝试不断地将任何关键禅修经文的译法应用于我个人的体验，看看现有的译法是否与我所体验到的真相相符。

此外，在开始于教学中使用这些术语的过程中，我偶尔会考察听者的理解是否符合我所希望传达的内容，而这偶尔会促使进一步的修订。

这是一个自然历经演变的过程，并且很可能将继续演变下去，但在过去十年间，我对关键术语的内在译法已开始稳定下来。我希望这或许能带来一些利益。

Buddha（佛陀／觉者）– [「觉者」——这是动词 bujjhati（意为醒来）的过去分词，兼指字面意义上从睡眠中醒来，以及譬喻意义上初次理解某事。] 醒来（既指字面意义，也指对某事的觉悟）

「Paṭibujjhati」专门用于字面意义，即「（睡过之后）再次醒来」。

「Abhisambujjhati」专门用于譬喻意义——「完全而彻底地醒来」——一般仅指�陀的觉悟，那比普通弟子的觉悟更为圆满。

「Pabujjhati」「深深地觉醒于」也专门用于譬喻意义，指初次深刻地理解某事。

此外，还出现了诸如「anubujjhati」（追随某人或某事而趋向觉悟）与 avabujjhati（深化自己的觉悟）等其他术语。

Dhamma（佛法／法）–[「所持者」——从词源上看，Dhamma 是一个相当简单直接的词。它是极为常见的动词 dharati（意为持）的过去分词。然而，在譬喻意义上以及在巴利语用法中，它衍生出了多种含义。]

1. （某事物的）性质，一种固有的特性，（某事物的）本性

2. 一条自然法则，一条维系某种固有性质或秩序的规则

3. 一种意识状态，一种情绪状态或品质，一种心的品质，哲学字面意义上「被感知之物」这一意义上的现象

在实际用法中，前两者几乎总是以单数出现，而第三者通常以复数出现；因此，虽然前两者在含义与用法上常有重叠，第三者通常用于明显不同的脉络中。

在指称�陀教导的脉络中，它自然地横跨前两种含义；而决定其译法是困难的，因为「自然法则」（关于存在、宇宙、意识等）以及「固有本性」（关于存在、宇宙、意识等）这两种意涵都十分鲜明。

最终，我决定在该词无上下文出现，或作为人们所皈依的对象时，采用「自然法则」（Natural Law）作为译法，不过应知它仍强烈保留着「事物之本性」的含义。

Dhātu（界） [这个词与「dhamma」密切相关。「dhamma」是动词「dharati」的过去分词，而 dhātu 可能与 dharati 的使役形 dhāreti 更为接近。所以，如果说有些微差别，「dhamma」会是被持的状态或品质，「dhātu」则会是导致该事物被持的底

层特性。]「使某事物被持者」特性、固有的性质。

在用法上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叠，但二者的用法并不相同。

例如，「dhātu」既用于物理特性，也用于经验性的特性。它们常被列为四种或六种，即「地、水、火、风、空、识」。

在 dhamma 与 dhātu 之间，dhātu 是更为根本、更为本质的那一个。有 dhammadhātu（法界）的提法，却没有 dhātudhamma 的提法。在复合词中，最后一个词通常是名词，而前一个词通常是形容词，因此存在「某 dhamma 的一种 dhātu」，却不

存在「某 dhātu 的一种 dhamma」。

此外，为使其差别更为清晰：nibbānadhātu 指的是熄灭的特性、品质或本性，而 parinibbānadhamma 指的是一个具有趋向（于死亡时）彻底熄灭之本性的个体，而非彻底熄灭的本性。



另外还有各种类型特性的列表（《中部》115）；除了上述六种之外，还有「乐、苦、喜、忧、舍、无明」的特性，「欲、瞋、害，以及出离、无瞋、无害」的特性，「欲、色、无色」的特性，以及「有为的特性与无为的特性」。

「dhātu」一般指某种固有的特性，「dhamma」则更常指人当下正在生起的某种较为短暂的善或不善品质。

Sangha（僧团）–「被维系在一起者」——社群、组织、网络，更具体而言常指�陀所建立的、由其出家弟子组成的僧伽教团。

觉者所建立的有两个僧团，即 bhikkhusaṅgha 与 bhikkhunisaṅgha，亦即比丘僧团与比丘尼僧团。

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在诸经中，当人们皈依觉者时，他们一般会明确地皈依 bhikkhusaṅgha，即比丘僧团（「esāhaṃ bhavantaṃ gotamaṃ saraṇaṃ gacchāmi dhammañca bhikkhusaṅghañca」例

如《大品》第一章 7.27）。此外，在对僧团（Saṅgha）的固定描述中，包含一句描述「cattāri purisayugāni, aṭṭha purisapuggalā」——「四双之人，四种男性个体」。所以，至少在�陀时代，当此术语以单数出现时，它通常指比丘众。

另外，这个术语从未用于指称在家弟子。通常用于男、女在家弟子的术语是 upāsakā 与 upāsikā，即「亲近或坐于近处者」。当作为群体来指称时，男、女在家弟子的群体是「upāsakaparisā」与「upāsikāparisā」——「男、女在家追随者的会众或集会」。

Arahant（阿罗汉）–「值得者」「有价值者」——arahaṃ 这个术语在巴利语中是一个常见的词，表示价值或值得。要指某物值一 pāda，会说「pādārahaṃ」。Arahant 是该术语用以指称具有此品质之个体的形式。

Anicca（无常）– [a+ni+tya；Anicca 是 nicca 一词的否定形式。巴利语是一门以词根为基础的语言，但它有大约 20 个极为常见的前缀。这些前缀中有许多含义十分笼统而灵活，范围从方向性的移动到非常概括的概念不等。有时这些前缀并不附着于某个主要词根，而是附着于一个占位的后缀「tya」。

nicca 便是这种情况。它是前缀「ni」加上占位后缀「tya」。这是笼统前缀「ni」的形容词形式，「ni」在不同情况下具有向下、低、朝下、固定、规律、稳定、稳固、恒常等含义。]

无常的、不稳定的、不稳固的、不固定的、暂时的、不规律的、不可预测的

巴利语词「anicca」难以翻译之处在于：巴利语术语十分宽广，包含若干联想，而每个英文词语在含义上都相当有限。nicca 与 anicca 是用以指任何固定、稳定、稳固或恒常之物的常见词语，而所有英文译法都相当狭隘。

由于在觉者的教导中，「无常」的含义——即某物具有死亡或消逝之本性——是最常被谈及的联想，我一般以此作为译法；然而，我对巴利语词 anicca 的直觉联想，实际上更接近我对英文词「不稳定」（unstable）的联想。我心里很清楚，在巴利语中，这个词保留着所有这些联想。

Dukkha（苦）–[du+tya；du 是一个极为常见的前缀，tya 是意为「那」的通用后缀。du 有一系列含义，但主要是痛苦的、困难的、不愉快的] （名词）痛、困难、不愉快、不适、不好的感受、苦；（形容词）痛苦的、困难的、不好的（感受）；sukha 的反义词

Dukkha 与感受有着强烈的关联，既作为对身体感受的描述，也作为对情绪情感的描述。但它也更广泛地用于描述各种感觉不好，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心理的。

在第一圣谛的描述中，dukkha 是涵盖一切身体、情绪与心理之苦的总括术语，但在�陀对该术语定义的描述中，它将 dukkha（身体之痛）与 domanassa（心理之痛）都作为这一概括之苦的子类别。

此外，dukkha 是一个与感受（vedanā）强烈关联的词。感受总是被描述为 dukkha（不好的／痛苦的）、sukha（好的／愉悦的）、adukkhamasukha（既非不好也非好／既非痛苦也非愉悦），而心理状态则更常被描述为 domanassa（情绪上痛苦的）。

另外，在�教对现象的分析中，有六个内在的感官之门（视、听、嗅、舌、身、意），六个外在的感官之门（色、声、香、味、触、法），以及六种识知（视觉识知、听觉识知、嗅觉识知、舌识知、身识知与意识知）。这三者之间的触（例如身、一个触对象，以及身识知），生起由该触而生的感受（例如由身识知而生的感受，

kāyasamphassajā vedanā）。Dukkha 一词既与身体的痛苦经验相关（例如疾病），也作为对任何类型不喜欢的感官触所生起的微细情绪感受的描述，但较少用于不愉快的心理现象——后者更常被描述为 domanassa。

Sukha（乐）–[su+tya；与 dukkha 类似，su 是极为常见的前缀，意为任何容易、美好或愉快之事] （名词）好的感受、愉快；（形容词）愉悦的、令人喜悦的、好的（感受）

反义词——dukkha。与对 dukkha 的讨论类似，sukha 一词带有对（身体）感受的强烈含义，而纯粹的心理之乐一般被描述为 somanassa（愉悦的心理状态）。

Anattan（无我）–[an+attan；anattan 是极为常见的词 attā 的否定形式，attā 意为自我或灵魂。] （名词）无我、无灵魂（not-self、not-soul）。

虽然 attan 是一个意为自我的极为常见的词，它在形而上学的讨论中也衍生出灵魂这一更具形而上学意味的含义，指一种恒常的自我感。

Sankappa（思惟／志向）–[saṃ+kappa；saṃ 是意为「在一起」或「完整」的前缀，kappa 是 kappeti 的名词形式，kappeti 意为使去做、准备去做、专注于去做某事，或使某物适合于某种目的。Kappa 单独使用时，含义与「为某一特定目的而意图」十分相似。

saṃ 前缀营造出更强的决意或决心之完整性的联想] （名词）决意、志向、固定的意图

在将英文词 intention（意图）翻译成巴利语时，可以用四个用法略有不同的巴利语词：kappa、saṃkappa、cetanā、sancetanā。Kappa 与 sankappa 更常用于日常言谈，而 cetanā 与 sancetanā 更多用于哲学性的言谈。

Kappa 与 sankappa 来自 karoti 的使役形，因此「准备去做」的含义更为突出。该行动尚未完成，但为此目的的准备或起因已经启动。在此之上加上前缀 saṃ，为该目的增添了一层固定性或执取。所以，sankappa 是比 kappa 更强、更专注的意图。

Cetanā 与 sancetanā 来自词根 cetas，cetas 指意志的能力。Cetanā 是意志的行动形式，即意志之行、意愿，或作为意志显现的主动意图。Sancetanā 加上前缀 saṃ，增添了执取或系缚于意志对象的含义。

Kappa–[kappeti 的名词形式，karoti 的使役形] 意图。参见 sankappa 项下的讨论。

Cetanā–[cetas 的行动名词] 意志之行、意愿。参见 sankappa 项下的讨论。

Sancetanā–[saṃ+cetanā] 执取的意志之行、执取的意愿。参见 sankappa 项下的讨论。

Sati（正念）–[sarati 的名词形式] （名词）忆念、记起、提起于心、铭记于心、禅修（在有意将某事铭记于心的本义上）。

Sarati 是巴利语中一个极为常见的动词，意为记得。相关的形式包括 anussarati（回忆、随念）、sāreti（提醒）。（另外还有一个意为流动的、无关的独立梵语词根。）

Sampajaññā（正知）–[saṃ+pa+jānāti 的名词形式；这个词结合了意为「在一起」或「完整」的词根 saṃ、意为「深深地」或「彻底地」的 pa，以及 jaññā——jaññā 是 jānāti（知）的阴性名词形式] （阴性名词）完全的觉知、宽广的觉知、圆满的觉知；（形容

词）完全有意识的、完全觉知的。

Sampajaññā 是一个常见的词，频繁出现于觉者的教导中。它与 paññā 密切相关，paññā 具有智慧、深刻理解，或对某特定事物之觉知的含义。然而，paññā 仅用于对某种特定而深奥之事的觉知或理解，sampajaññā 则指对事物如其本然的一种宽广觉知。在词源上将

sampajaññā 区别于 paññā 的那个额外的 saṃ，指的是觉知的圆满性，相对于 paññā 所带有的特定性。



Sampajaññā 一词同时用于世俗与灵性的脉络。例如，sampajānamusāvāda 在一条戒律（Pc 1）中指完全有意识的妄语。

Sampajāno 在巴利语中也十分常见，是对应的名词，意为「完全觉知者」。

Paññā（慧／智慧）–[pa+jānāti 的名词形式] 阴性名词「深刻的知识」、智慧、洞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对某特定事物的）觉知。

Paññā 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表示一种更深刻的知识。它既用于智慧的意义上，如洞见因果之本质，也用于这样一种智慧：当世俗或超越性的知识深化到在潜意识层面被内化的程度时。

Pajānāti，其动词形式，甚至更为常见，最常用以指对某特定事物的觉知。sampajaññā 用以指更为宽广或圆满的觉知，pajānāti 则用作对某特定对象的觉知。当�陀在入出息念的指导一开始引导人觉知呼吸时，所用的便是 pajānāti。

Vijjā（明）–[词根 vid 的被动形式。核心动词 Vindati 意为找到或发现。被动形式指「被找到、被发现者」] 学得、发现、（对某种新知识的）证悟、被弄明白或被探明之事。

比 vijjā 一词更为常见的是它的否定形式 avijjā，意为无明。avijjā 的反义词要么是 vijjā（学得、发现或证悟），要么是 ñāṇa（知识）。

在用法上，vijjā 一词几乎总是用于知识的发现，尤其是灵性或深奥知识的意义上，而非找到某种世俗之物。

Upādāna（取）–[upa+ā+dāna；前缀 upa 意为靠近某物，词基 ādāna 是一个意为取的非常常见的词。Dāna 单独使用时意为给予。] 1）取上、拿起、捡起（并带到近处）；2）认同、执取；3）燃料、囤积、装载、积累。

这是一个难以翻译的词，因为它有一个相当直接而世俗的含义，却又被以一系列譬喻的方式使用。其核心含义是「将某物取到自己身边」。然而，它常被以譬喻的意义使用，即「取上」或「认同于」五蕴（khandas），即诸蕴或诸物质性。还有一种独立的用法，仅用于燃料或人所囤积之物的世俗脉络中。

Upādiyati，该词的被动形式，在形而上学的脉络中也相当常见，意为「被取上」。它用于这样的意义：人依其行为、业（kamma）而被取上、趋入某种类型的存在。

Jhāna（禅那）–[jhā，源自动词 jhāyati。我猜测它与 adhi+i 相关，尽管这并不确定。「Adhi」是一个意为安住、变得确立的前缀，词根「i」意为「去」] 专注

虽然 jhāna 一词另有一个意为燃烧的独立词根与含义，但其主要含义在用法上显然是独立的，且几乎专门用于灵性脉络中。

此外，虽然 jhāna 很少用于明确的灵性教导之外，但相关的词 nijjhāyati、pajjhāyati、apajjhāyati 都用作觉者所不鼓励的专注类型。Nijjhāyati 加上意为「向下」的前缀 ni，含义为「确信、信念」。Pajjhāyati「深深地专注于」，意为「执着于」或「纠缠于」。

Apajjhāyati「专注于离开」，意为执着、忧思或反复郁结于某事。其含义似乎是一种焦躁不安的执着。

另外，adhyāyati（研习）与 upajjhāya（人于研习中的老师、亲教师）也很可能相关。

Saṅkhāra（行）–[saṃ+karoti；Saṃ 是意为「在一起」的前缀。Karoti 是一个意为做或造的极为常见的词。khāra 中的 h 与拉长的 a 增添了强调。巴利语中 sankara 与 sankhāra 两个词都存在，含义略有不同。Sankara 意为将一些事物拼合

排列在一起。Sankhāra 意为更根本地将事物融合在一起。] （阳性名词）「共同造作」融合、合并、执取、复合物、事物、物质。

Saṅkhāra 一词非常难以翻译，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既主要用于物理含义，又主要用于形而上学含义，并且常以一种融合物理与形而上学双重含义的方式使用。

在其纯粹的物理含义中，它意为一个「被复合的事物」。在巴利语中，大多数情况下，如果要指某种物理之物——一个对象，任何物质的、有实体的东西——都会称之为 saṅkhāra。然而，这个词本身强调对象的复合本性。所以，当�陀回顾自己的过去世，并在《长部》17 的末尾说「anicca vata

saṅkhāra」时，它强调的是任何被复合之物的不稳定本性。

在其主要的形而上学含义中，它被用作五蕴（masses）之一，即被取上或被认同的诸蕴。在此脉络中，它被定义为相对于每一感官之门的六种形式的 sañcetanā（执取的意志之行）。这是对六处或其对象中每一者的融合或执取的过程。「执取」或 saṅkhāra 融合于对象，并因其执取而构成感知

（perception）再度生起的基础。

如此，sankhāra 或执取这一术语有两种相重叠的用法，即主动与被动。主动形式是作为执取之行的执取。被动形式是作为执取之行的业果的执取，即作为感知再度生起之因的融合或合并。

主动形式作为五蕴之一的执取占主导地位。在缘起中，作为由无明所引生、又引生感知之生起的那一环节，主动与被动两种形式都存在。


